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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

于光远

（中国太平洋学会终身名誉会长、《太平洋学报》名誉主编）

　　我们要有鲜明的、科学的 ２１世纪的时代
观。讲２１世纪，不是讲一般未来十年、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五十年。这样地来想问题，任何时

候都可以做，而现在我们要有新世纪感，要有

“最充分地适应进入新世纪后我们的时代”这样

的认识和实践。

“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这个提法，是

我从书名为《我们称他为将军》的一部小说中抄

下来的，这是一部传记小说。小说的主人翁是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小说中叙述恩格

斯和他的朋友奥斯涅德１８４８年在莱茵河畔的
一次谈话（这个谈话没有收在马恩文集中）。在

这次谈话中恩格斯说，只有那种最充分地适应

自己的时代、最充分地适应本世纪关于科学概

念的哲学才能称为真正的哲学。他说：这样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是时代文化活生生的

灵魂。时代变了，这样的哲学体系从内容到形

式都将随着变化。这样的哲学可以深入当代人

的内心，使他们的心中充满着爱和憎，影响当代

的现实世界。他们的哲学将成为世界的哲学，

而世界也将成为哲学的世界。这部小说因我家

中书多而藏书的空间太小，一时找不出来，以上

只是凭自己的记忆来写的。好在我并非把它作

为经典来引证，只是想向读者交代一下我曾经

受到这些话的启迪。在这里，恩格斯不只要求

适应时代，而且要求最充分地适应时代，世界上

总有几种不一样的人，有的留恋旧时代，力图阻

挠新事物的成长发展；有的随大溜适应新时代；

有的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时代，

对现实世界起促进作用。时代呼唤最后这种

人。

关于当前的时代，１９９５年我在中国太平洋
学会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

一个观点，那就是从２０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了
世界历史大调整时期。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世界遭受重大失败之

后，开始调整。经过调整，资本主义恢复了活

力，经济文化上去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

沉醉于既得的胜利，思想更加僵化，经济文化下

降。一上一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导致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发生的那次政治变化，苏联解体东欧
剧变。社会主义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就是社

会主义体制的改革。于是世界历史进入全面调

整的历史时期。我认为经过这个历史上的大调

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

义国家，国际关系格局也不再是原来那样的格

局。世界变化是非常巨大和深刻的。至于如何

变化，这个问题我留给以后大量深入研究这些

的人们，我只是初步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在讲

过之后，这几年没有发展新的意见。

还有一个从生产力或者说从产业结构的角

度来看新的时代的问题。对此，国内有不少文

化。近些年来发起于美国，提出了一个“知识经

济时代”的概念。经过一番斟酌，我基本上接受

这个提法，开始进行研究和思考。看来在２１世
纪的某个时期世界有可能进入这个时代。我认

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不仅适

合于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范围的问题，也可



以用来研究世界、全球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关

系、上层建筑的角度看的时代，同从生产力角度

来看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这样关于时代问题

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了。我们要最充分地适应我

们的时代，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把对这个时代问

题的研究深入地开展起来。

其实，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两个

角度来看时代，并不是什么崭新的问题。从生

产力角度看时代，古代就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的说法，就是从采集、狩猎为主的时代进入农

业、畜牧业为主的时代，就有手工业从农业中分

离出来，就有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大工业时代

等。而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有原始社

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从

两个角度来看的时代，自古以来也存在相应的

关系，现在我们面临的变化着的时代，也存在着

两者相应的关系。

我认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对时代问题认

真进行研究、开展讲座。这就是说：在提高和普

及的问题上着重提高。现在我们的研究太薄弱

了。关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的时代问题目前

的情况可以说只是简单地介绍外国人讲的话。

虽然书出了不少，但都带有“急就章”的味道，内

容不准确的地方不少，并且整个说来存在着杂

乱和肤浅两方面的问题，至于从社会经济政治

角度来看的时代的问题以及从两个不同角度看

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可以说连必要的注

意都还缺乏。在研究得还不够的情况下，要求

人们最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是难以做到的。

要把时代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是很不容易

的。问题很复杂，研究这个问题的经验资料也

不充分，因此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时间来

进行，而且会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争鸣，不能认为

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也要看

到事情还有比较复杂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

必须在“大方向”问题上求得大多数人的共识，

而把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保留下来作为深入研

究讲座的题目。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实行“求同

存异”的方针。现在我要求的便是把这种初步

的研究工作做好，我认为做好这样的工作，用不

了特别长的时间。

更加具体一点来讲，我希望２００２年中国共
产党举行全国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能把时代

问题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马克思在给他的友

人的一封信上写了关于“通俗”问题的一段话。

这一段话讲的是有关他的《资本论》问题。马克

思在信中对友人说，他的《资本论》第一卷最前

面几章是很不通俗的，后面那几章比较容易读

一些，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

是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便是为

时代问题的观点奠定科学的基础，以后我们就

可以在中国提出切合现实情况的主张，用相应

的色彩和笔墨通俗地阐述这个题目，来动员广

大的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们有

效地赶上时代步伐，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

我这篇文章，也可以视做我对我国学术界

的一个建议。我们的工作需要紧张地进行。我

希望对时代问题已经有了某些研究或者准备对

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在做了必要的准备

之后，就时代问题发表演讲、写出文章，由某些

学术团体召集一系列学术会议，展开一个“最充

分地适应我们时代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如果

能起一个引子的作用，我就会感到十分高兴。

今年７月５日是本刊名誉主编于光远先生九十五华诞，本期转载于光远先生的这篇文章，意在引导读者思考“太平洋时代”的问题，并

“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本文转自《于光远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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